第五章 大乘不共法-2

菩薩之學處，十善行為本，攝為三聚戒，七眾所通行。
「菩薩之學處」：不管是居士的歸依，或僧眾的剃度出家，因為都得經歷一段很正經．莊嚴的儀軌；所以已否歸依．剃度，便很確認矣！

而大乘菩薩道的歸依．修學，雖說是從「發菩提心」開始的。但「發菩提心」並無儀式，甚至已發．未發還常捉摸不定；所以就不容易確認矣！

於是乎，後來就發展出：以受「菩薩戒」的儀軌而確認也。

所以「菩薩之學處」，即謂由受「菩薩戒」而修習菩薩道也。

「十善行為本」：菩薩道的修學，乃以「十善道」為本。

或問：這與人天道的修習「十善道」，有何差異？

答云：如禪者所謂「見山是山，是水是水」與「見山還是山，是水還是水」的差別。

比如就「不貪」而言，人天乘以發「增上心」故，仍不免於貪；只是不能為貪而違背因果，而作出損人利己的行為。

至於大乘的「不貪」，乃從自在的前提而追求更大的圓滿。故成隨緣應化．隨緣受用爾，故能真「不貪」也！

再如「不痴」，人天乘雖相信三世因果，仍不免有心理的壓力。而大乘以入不二法門故，能既不昧因果，也不落因果，故常寂靜涅槃。

不落因果者，為心無所求。不昧因果者，因事相宛然。

「攝為三聚戒」：菩薩戒的修習，總攝為三聚戒：一、從離惡防非來說，名律儀戒；二、從廣集一切善行來說，名攝善法戒；三、從救濟利益一切眾生來說，名饒益有情戒。

其實攝善法戒，即已包括饒益有情戒。但大乘既以度眾為主，故特別再標示：得「饒益有情」也。

「七眾所通行」：在聲聞法中，律儀戒有男女．僧俗等差別，其分為優婆塞戒、優婆夷戒，沙彌戒、沙彌尼戒，比丘戒、比丘尼戒、式叉摩那尼戒。因戒的不同，分佛弟子為「七眾」。

但菩薩戒是不分男女及僧俗的差別，所以是七眾弟子所共通奉行的。

然要受菩薩戒，應先受七眾的律儀戒。如先受五戒的男眾，再受菩薩戒，就名菩薩優婆塞；先受比丘戒，再受菩薩戒，即名菩薩比丘。

這與前所謂的「直入」，似有些違逆？

退失菩提心，嫉慳與瞋慢，障於利他行，違失大乘戒。

「退失菩提心」：菩薩道既以「發菩提心」為上首。故退失菩提心者，即犯根本戒矣！

退失菩提心者，對「上求佛道」和「下化眾生」起了倦怠．厭煩之心。

「嫉慳與瞋慢」：其次，若懷嫉慳與瞋慢之心，亦違失大乘的菩薩戒。

嫉者，因嫉妒別人，而作出「自讚毀他」的語言．行為。

在大乘經中，常褒大貶小，何非「自讚毀他」呢？

慳者，對於求財施．法施者，因慳吝心而不肯施予。

瞋者，不只罵詈．傷害別人；甚至別人來懺悔，都不肯原諒。

慢者，得少為足，不再求進。有法師昇座說法而不往聽。

「違失大乘戒」：大乘戒雖如比丘戒，有輕重之別。然雖犯重戒，還是可懺悔．可重受的。何以故？既一切法空，那有不可悔者呢？

雖大乘戒，美其名為「一受永不退」；但為有隔陰之迷故，今生還得重受。

總攝菩提道，六度與四攝；漸入於諸地，圓滿佛功德。
說到大乘菩薩道的事行，很多人總不外乎說是：六度與四攝。

六度者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般若。

其中，布施、持戒、禪定，為五乘共法中的三福行。持戒、禪定、般若，為三乘共法中的三增上學。精進與「八正道」中的「正精進」對應。

至於「忍辱」，則介於戒．定之間。何以故？若心已動，而伏忍不應，則與持戒相應。若心未動，而伏忍不應，則與禪定相應也。

還有對於「忍辱」的名相，我還是建議用「安忍」，而不用「忍辱」。何以故？安忍，才與定相應。忍辱，唯與戒相應─頗有「壓抑」的感覺。

所以對於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般若的事行，其還非大乘的不共法；除非能證得「中道不二」。

問曰：若證得「三輪體空」，是否即為大乘的不共法？

答云：若以空故，而不即不離，故相應於「中道不二」，即為大乘的不共法。若以空故，而消極無為，故不相應於「中道不二」，即非大乘的不共法。

四攝─布施、愛語、利行、同事。

其實在《雜阿含經》中，早有四攝的說法：

若最勝施者，謂法施。最勝愛語者，謂善男子樂聞，應時說法。利行最勝者，謂不信者，能令入信，建立於信；不戒者以淨戒，慳者以施，惡智者以正智令入建立。同事最勝者，謂阿羅漢以阿羅漢，阿那含以阿那含，斯陀含以斯陀含，須陀洹以須陀洹，淨戒者以淨戒而授於彼。

故原始佛教的四攝，乃以「攝受入法」為前提。至於菩薩道的四攝，似偏於「先以欲鉤牽，後令入佛智」的方便道。

所以菩薩道的四攝，也未必比原始佛教的四攝高明；除非能證得「中道不二」。

「漸入於諸地，圓滿佛功德」：菩薩道簡分為十地，詳說有五十三行位。

從始發心到等覺．妙覺，漸進而趨向更大的圓滿。

身及諸受用，三世一切善，為利諸眾生，無惜而行施。
首先說到「布施」度。云何能度？內銷而無我，外延則無限。

以內銷而無我故，身體．諸物，無不可捨。

以外延則無限故，眾生．冤親，無不應施。

「三世一切善」：既一切善法，也一切善行。

「為利諸眾生」：此眾生包括自己嗎？包括！何以故？若不包括，即非不二法門也。

「無惜而行施」：無惜，即不慳也；更對應於「無我．無我所」的證量。

下士為己施；中士解脫施；利他一切施，是則名大士。
「下士為己施」：從發「增上心」，為得人天福德而布施的，即是「下士」；下士的布施，看來似與道德相應，實出於功利之心。因為所作所為，還是多為自己而已！

「中士解脫施」：若從發「出離心」而行布施的，即是「中士」。擁有愈多，即負擔愈重。故布施者，乃為把負擔與垃圾丟出去爾！

「利他一切施，是則名大士」：能從「利他之心」而布施的，才是「上士」。上士者，一切能施。除所不應施，如下詳示。

註：其實利他．自利與求解脫自在，並不衝突。

財法無畏施；難施殷勤施。聞施心歡喜，勝於寂滅樂。
財法之施，如前已說。無畏施者，能施財、施法，亦能讓受者得於無畏也。

難施：再珍貴者，也捨得施。或為利益他人，再困難的工作，都得拼命去完成。

殷勤施：菩薩總是以清淨心．恭敬心．歡喜心來布施，決不使人有難堪的感覺。

「聞施心歡喜，勝於寂滅樂」：聞受施者來，心的歡喜勝於寂滅樂。

很多人寧可當義工，而不願入禪堂靜坐。這是善行？還是病態呢？

或有不應施，自他及所為。施以捨心勝，常修於意樂。
菩薩本是應該一切施的。然在事實上，也有一些不應該布施的：

1. 邊際效益降低：富人以己多餘，補窮人的不足；總效益才能提升。反之，以己之不足，增他人之有餘，則總效益乃降低矣！

所以不是有人來求施，即當施之。

還有常謂的「捨身飼虎」，亦何效益可言呢？

2. 得時會增加受者的執著和負擔！

世間人其實是需要者不多，想要者太多。對於想要者太多的期待，我們還應布施嗎？

3. 所為者合法則可施，所為者不合法則不應施。

合法，既合國法，又合佛法。

「施以捨心勝」：或說布施有福德，或說布施有功德。然福德不等比於功德。

以能增加的邊際效益為福德，故福德不離相也。心想而身口未行，即不成福德。反之，法施．無畏施，亦成福德也。

以能內銷自己的貪慳而有功德，故功德未必即相也。故捨心者，內銷自己的貪慳，內銷我與我所的桎梏。內銷我與非我的界限也。

「常修於意樂」：常於禪修中觀想，以增長布施的意樂。

三輪處處著，是施名世間；三輪空相應，出世波羅蜜。

三輪：施者，受者，施物。處處著：執著其有而放不下。

波羅蜜：到彼岸。非離此有彼，而是本來「不二」也。

戒斷於損他，普施無所畏。

其次，說到「持戒」度。

大乘的根本戒為「菩提心」，亦即「上求佛道，下化眾生」的心。

因此所持的戒，即不出「上求佛道」與「下化眾生」的主題。

這既與人天乘的五戒．八戒有別，也與聲聞乘的比丘戒．比丘尼戒差異。

「戒斷於損他，普施無所畏」：因斷除了損他的言行，而使一切眾生能對之無所畏，似偏於「下化眾生」的主題。然而若在解脫道上不得力，其實是不可能的。

何以故？有我，必有所求；有所求者，乃以他人為達成目的的工具爾！故眾生對之，必有所畏。

失戒眾患本，惡趣亦貧困。持戒三善本：增上決定勝；為他淨尸羅，則入於大乘。

「失戒眾患本，惡趣亦貧困」：失戒不是為犯了重戒，而是為退失了根本的菩提心。

或問：雖退失菩提心，亦未造諸惡；何以就成為眾患之本？

答曰：如前云─以培福修道故，能重罪輕受，小罪不計。今以退失菩提心故，不再得免矣！

「持戒三善本」：若持大乘戒，能得三善本。一者，如人天乘的增上心，能福慧俱增上也。二者，如聲聞乘的出離心，能以解脫自在為前提，而進修菩薩道也。三者，以證得中道不二法門故，能圓滿佛道也。

受持淨戒者，如護於浮囊。不輕於毀犯，持犯俱不著。
「浮囊」是浮水所依而不致沈沒的工具，如現代的橡皮圈。這應該特別珍惜．愛護，因為如稍洩氣，而不知補救，一定會有滲水．滅頂的危險。

故持戒者，當常戒慎．反省。若稍有違逆，即得懺悔改過。這是對自己而言。

「不輕於毀犯」：至於別人，雖有毀犯，也不得輕視．放棄。從憐愍而安慰他．鼓勵他再回到善道。

「持犯俱不著」：對於真證得不二法門者，對於持戒，乃能作到既無持戒的壓力，又無犯戒的可能；才稱為「到彼岸」也。

如《圓覺經》云：善男子，覺成就故。當知菩薩不與法縛，不求法脫；不厭生死，不愛涅槃；不敬持戒，不憎毀戒；不重久習，不輕初學。
攝護於眾生，菩薩修忍度。耐怨安受苦，及諦察法忍。

再說到「忍辱」度。

「攝護於眾生，菩薩修忍度」：為了攝受眾生，護持眾生向於佛道，菩薩必得修「忍辱」度。

有些像蠻牛，你愈拉，牠愈抗拒。如抗拒不了，就甘脆來搗亂。

要嘛不來聽經，有任何藉口；要嘛來了，胡亂問，像是踢館似的。或者聽時昏沈．妄動；有耳無心。

也有的剛好相反，像黏皮糖似的，趕也趕不掉。

其實，不只菩薩為度眾生，當修安忍。居士為賺錢養家，也得安忍。為讓一家人．公司人能和諧共處，也得安忍。

修行人為了成就道業，也得安忍。初聽聞熏習時，名相太多；理不清楚。再思惟時，架構龐雜，統合不來。或禪修時，妄想太多，使不上力。或昏沈過度，欲振乏力。甚至腰痠．腿痛，都得安忍。

以能安忍故，才能精進也。現代的年輕人─所謂的「草莓族」，則忍功太差了。小不忍，則亂大謀。

「耐怨安受苦，及諦察法忍」：一般將忍，分為三類

1、 耐怨害忍：怨是指冤仇．敵人等；害者，或身體的傷害，或名譽的傷害，或財產的損失等。

2、 安受苦忍：這多指從無情器界而受的苦，如風雨寒暑，往來驅使 等。

3、 諦察法忍：對法理的思惟．確認與安順。

很多人都口口聲聲，要追求真理。然當真理真現前時，還常避之唯恐不及。何以故？與自己的習性．期待相違也。

於是得用理性的態度，重新思惟．確認，再降伏自己的習性，才能安順也。

瞋他有何益？自他增憂苦。瞋火燒善根，忍則五德具。

一般凡夫碰到逆障．衝突時，就很容易起瞋心；尤其當逆障．衝突的對象是人時，則更容易起瞋心。

瞋心既起，就想破壞．報復；於是乎「以牙還牙，以怨報怨」的事，便沒完沒了，而徒增自他的負擔與憂苦。

其實，若與人發生逆障．衝突，首要作理性的溝通協調。對方未必存心違逆．迫害。很多時候，乃為溝通不良爾！

甚至有時候，根本不作溝通協調；而是「想當然爾」，你本應對我如何如何？誰是你肚裡的迴蟲呢？或者我應對你如何如何？你又有他心通了，否則豈真瞭解對方的需求？

能夠好好溝通協調，消極地減少逆障．衝突，積極地能諦造雙贏．互惠。

如果不能很快溝通協調，則且忍一忍，以待更佳的因緣時節。

「瞋火燒善根，忍則五德具」：如不能忍者，瞋火一發，便焚燒諸善根，而成罪逆也。

故經上說：若瞋心發，則有五種過失：一、壞色；二、失辯；三、善士遠離；四、毀戒；五、墮落。

反之，能忍者，當成五德也：一、相貌端嚴；二、辯才明晰；三、善友共聚；四、不犯禁戒；五、死後上升而向佛道。

然忍，不是壓抑，更不是心字頭上一把刀。而是有遠景．有期待地，等候更佳的因緣時節。諸位，曾聽說「揠苗助長」的故事嗎？若不忍，不待，便適得其反。

甚至忍是，營造更佳的因緣時節。如前所謂：理性的溝通協調。

待因緣時節成熟，即能「山窮水盡疑無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」也。

其實，有忍可忍，還非最高境界。待「忍無可忍」時，才是最高境界。何以故？無能忍，亦無所忍；即是「三輪體空」也。

施戒及安忍，多為在家說。廣聚福資糧，是佛色身因。

「施戒及安忍，多為在家說」：忍度，在此乃用「安忍」也。

以上施．戒．忍，在佛經中乃多為「在家者」說。

然多為在家者說，卻非唯在家者所當修，亦出家者所當修。

如布施中的法施和無畏施。如持戒中的比丘戒．比丘尼戒。如忍度之耐怨害忍．安受苦忍．諦察法忍者皆是。

「廣聚福資糧」：成佛得福慧圓滿，而福者乃從布施．持戒和安忍．禪定中培得。至於慧者，從定慧等持中證得。至於精進者，則福慧皆包含也。

問曰：何以禪定，既屬修福，又可證慧呢？

答云：不只禪定，既屬修福，又可證慧；至於布施．持戒者亦然。何以故？若能三輪體空，即屬證慧也。

「是佛色身因」：若以修福為色身因─三十二相．八十種好。證慧為法身因。其實既福慧不可各修，也色身．法身不可分離。

否則照論頌看，就很容易誤解為：在家者修佛色身，出家者修佛法身。

佛說精進度，福智之資糧。無厭心如海，力盡而不止。
如前所說，精進度乃福慧皆包含也。

「無厭心如海」：無厭心好像人天乘的好大喜功，唯向外求。其實不然！何以故？內銷成無我，外延則無限。

且「內銷成無我」必為「外延則無限」的先決條件。何以故？有我，則有限矣！

「力盡而不止」：既無限，則力不可盡也。除非劃地自限，得少為足。

當然就短時間看似有盡的，但從長遠看必是無盡的。

「在自在的前提求圓滿」，這才符合中道義。

否則精進，很容易被誤為「拼命三郎」。

推延著世樂，自輕心怯弱。
對於大乘佛法，為何不能精進修學？不出二種障：一、不想進修；二、不敢進修。

為何不想進修？不是推延懈怠，就是染著世樂。

為何不敢進修？自輕心怯弱！唯恐現在是末法時代，自己又根鈍障重；故對長遠修行才能成就的佛道，實在不敢嚐試！

其實，真證得中道不二者，那還有這些問題呢？

滿果亦難行，久處於生死，資糧廣無邊，練心勿退屈！
既得久處於生死─三大阿僧祇劫；又得難行能行，難忍能忍；才能積聚廣大無邊的資糧，而圓滿成佛果。

這一方面將佛果定得太崇高，一方面又把時間說得很遙遠；當免不了有些人將畏怯而退避？

要怎麼練心，才能不退縮呢？一．眾生從無始生死以來，何止過於三大阿僧祇劫。久處生死而無了期，不如修道還有積效。二．生死的苦都可忍了，為何修道的苦就不能忍呢？三．於自在的前提，再追求圓滿；則圓滿非負擔也！

雖崇高，也不過是水漲船高爾！自因中去努力，而不強求果者，時間長短亦無所謂。

從初果．二果再迴向，則快多了！

怯弱下劣者，希求易行道。佛有勝方便，攝護於初心。
然而眾生中，猶有心性怯弱．根器下劣者；怎麼說．怎麼勸，就是不願去修習菩薩道。他們心中只希求修習「易行道」！

佛對於這些初心學佛，且怯弱下劣者，也得以「勝方便」來攝受他．護衛他，使之能安於佛道的修習。

這「勝方便」大致是以「信願」為主的「易行道」─除稱名、禮拜外，還包括懺悔、勸請、隨喜、迴向等，詳如「普賢十大願」所說。

易行道者，難成道也。非易行，即易成也。

譬如上山登頂之路，若平緩者，常迂曲遼繞也。

「攝護於初心」，初心非得大乘不共法者。大致而言，是人天道。

如常謂的「先以欲鉤牽，後令入佛智。」

在五乘共法中，謂「正念彌勒尊，求生彼淨土，法門最希有，近易普及故。」而將往生兜率天中的彌勒內院，界定為「五乘共法」。

在此卻將餘淨土，全說是大乘不共法，我認為極不合理！

於中殊勝者，往生極樂土，彌陀佛力持，不退於菩提。

「彌陀佛力持，不退於菩提」：如《阿彌陀經》所說『極樂國土，眾生生者，皆是阿鞞跋致。其中多有一生補處，其數甚多，非是算數所能知之。』

和『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聞是經受持者，及聞諸佛名者；是諸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皆為一切諸佛之所護念，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』

然而此經何以又說『彼佛有無量無邊聲聞弟子，皆阿羅漢，非是算數之所能知。』為何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又變成聲聞乘的阿羅漢呢？

其實不退轉，是說在修學的過程中，必然不退。跟是否修大乘不共法無關，也跟「彌陀願力持」無關。

故本修學聲聞乘者，因不退轉故而證得阿羅漢也。

於是乎，以證得阿羅漢果，即已說明「淨土法門非大乘不共法」，而是「五乘共法」爾！

否則若證得不二法門，則既生死．涅槃不二，也極樂．娑婆不二；又何發願往生乎？

不捨現法樂，而向於菩提，藥師大悲願，東方現淨土。
其次有東方琉璃光淨土的藥師佛，曾發十二大願；其特點在於「不捨現法樂，而向於菩提」。

而「不捨現法樂」的特質，乃更貼近於「人天乘」中的「人乘」也！

所以當更屬於「五乘共法」爾！

或問：「不捨現法樂，而向於菩提」，不就是你所謂的「中道不二」嗎？

答云：不捨，是捨不下，捨不得之意；非我所謂的「不即不離」也。
勝解堅固力，歡喜休息力，能修於四力，精進不為難！
說了「不精進」的「易行道」；再回歸「精進」的「難行道」！

其實，「精進」的「難行道」未必那麼難修；因為只要掌握四力，要精進也不難。這四力是：

1． 勝解力：若對因果能信受，尤其對「諸法無自性」能肯定者，必能生起更大的信心與勇氣。

2． 堅固力：秉著「擇善固執」的心，而堅持下去。

3． 歡喜力：其實修行並不苦，當嚐到禪悅．法喜時，心就更勇猛了。

4． 休息力：如太勞累了，休息一下再出發；便又精神煥發矣！

總之，對於精進要掌握「在自在的前提中求圓滿」與「內銷成無我，外延則無限」的大原則去努力，才不致偏一邊。

既當真的去努力，也當假的而避免挫折；才能精進不退。

三乘諸勝德，悉由定慧生。
三乘的種種殊勝與功德，皆從修習．成就定慧而有的。

其實，不只三乘須修習定慧，連人天乘也得修習定慧。是以禪定為三福行之一，且人天乘也得有世間的「正見」才行。

但就定而言，人天乘修習的是以「守一．專注」的世間定。

小乘修習的是以念「出世正見」，而成就的「正定」。正定，才能解脫。

大乘修習的是「動靜一如」「心物兩忘」的「無住大涅槃」。

同理，人天乘雖也肯定因果，卻執因果等為自性．實有。

小乘雖證空，卻落於消極無為。

只有不共法的大乘，才能知空．證空，且入於「中道不二」。

因此雖都修習．成就定慧，差別卻很大也。

修習止觀者，應先修習止；止成觀乃成，次第法如是。

「修習止觀」：止，大致是止妄念，未必得修定，才能止妄念。觀，大致是從觀察．思惟到抉擇。

一般而言，初淺的觀，即包括聞、思也。而聞．思者，未必得待修止成就後，才能修觀。

至於勝義的觀，能證慧的觀，一般皆說得很含糊。包括智者大師於《六妙門》所說的觀，也僅止於「思惟緣起法義」爾！若僅止於「思惟緣起法義」，必不能定慧等持，而證得解脫。

以我的體驗，所謂「觀」者，是以所觀的理，作為篩子；用以篩除一切與之不相應的妄念。

若妄念除盡，即得「正定」；以正定故，而能證得解脫。

而「要用所觀的理，作為篩子；用以篩除一切與之不相應的妄念。」其前提是「必對心念的起落．變化，能觀察得非常詳盡．敏銳」而這，非有修止的功夫不行。

是以說「止成觀乃成，次第法如是」。

依住堪能性，能成所作事。
「依住堪能性，能成所作事」：為什麼要修止而得禪定呢？因為若修止得定，就能成就「堪能性」，能成辦種種義利的事業。

如俗謂的：「制心一處，無事不辦」。

其實，我對「制心一處，無事不辦」有另外的解說：若置心一處了，即已進入「忘我」的境界。

而在「忘我」的境界中，竟還有那事，須要辦呢？既無事，當然就「不辦」了。

或有人要評曰：如此，已落入「消極無為」矣！

答云：如此，才能得到充分的休息；如此也才能真「置心一處」；否則，一直惦記著所欲成辦的事；能得到充分的休息嗎？能真作到「置心一處」嗎？

這也就說，得先完全放鬆，才得真正的休息；而待真正休息後，才能成就「堪能性」。

由滅五過失，勤修八斷行。

要怎樣用功修習，才能成就禪定與「堪能性」呢？

「由滅五過失」：五過失是：懈怠，忘聖言，惛沈掉舉，不作行，作行。

「勤修八斷行」：斷行是：信、欲、勤、安、念、知、思、捨。

關於「五過失」與「八斷行」，下面會再詳細解說。

懈怠為定障，信勤等對治。
「信勤等對治」：以信．欲．勤．安，來對治懈怠。

信，既深信禪定的殊勝．功德，也相信自己經努力修習後，能得成就。

欲，由此而產生意樂與誓願。

勤，由此而努力修習。

安，安於修習的定課中，或於修習時有安定的體驗。

正念曾習緣，令心不餘散；明記不忘念，安住而明顯。
「正念曾習緣」：這如用「正念所緣境」，可能還清楚些！

所緣境，即當下所用的方法，亦即是心所安住的對象；如數息時的呼吸與數字，如念佛者的佛號等是。

至於「曾習緣」，如觀佛相者，即以所曾觀之佛像，憶念之，使浮現心中，再以之為所緣境。

「明記不忘念，安住而明顯」：將所緣境明記在心，而不或忘。甚至使之安住而明顯，明顯而安住。

其實，「清楚而安住」乃是初用功時的心要；至於上道之後，則非安住．非不安住；非清楚，非不清楚。

如數息者，雖數而不自覺在數；雖不自覺在數，但方法仍綿密而無缺失。

聖說是所緣，能淨惑障者，或順於正理，能向於出離。

「聖說是所緣」：以佛所說的道理，來當做「所緣境」。

其實，這已是修觀，而非修止爾！

以修觀者，心能順於正理，故既能對治惑障，使心轉淨。也能使心向於出離，而證得解脫。

「或順於正理」：此乃偏於「契理」法門，如觀「無常．苦．空．無我」等。

以大乘不共法而言，即是「中道不二」法門也。

「能淨惑障者」：此乃偏於「契機」法門，如以「不淨觀」對治貪欲，以「慈悲觀」對治瞋習等。

以大乘不共法而言，即是對治「常．斷，一．異」等邊見也。

大乘多修習，念佛與念息。

以念佛和念息而言，乃只是共法的大乘，而非不共法的大乘也。

且共者，竟是五乘所共，還非三乘所共也。

故下面會再補註，曰：其乃「是道內外共」爾！

念佛由意念，真佛非像佛；觀相而持心，善識於方便。

「念佛由意念，」：通謂念佛有四種層次：持名．觀相．觀想．實相。

持名者，如持「阿彌陀佛」等聖號。

觀相者，先取外相，後意念之。

觀想者，思佛三行，身行為戒，口行為教，意行為定慧。

實相者，見佛性也。

「真佛非像佛」：雖先取外相─塑相或畫相，而後意念之。卻要把他當真佛，而非像佛看待。

「善識於方便」：如初取佛相而修習時，不必過求細微，能略現佛相大體即可。等到佛相現前，漸漸堅定；或某部分特別明顯，就不妨緣此而修。

所以起初必須專一，切勿念此念彼；或急求明顯，急求細微，反將成為定障。

又以佛相，既是意識所現影像，所以必能所相應。如緣阿彌陀佛的相而釋迦相現前；緣佛相而菩薩相現；緣佛相而本尊相現。想修的與現起的不一致，都是不相應；切不可跟著現起的境相而住。

念息數隨止，非風非喘氣。

「念息」：將心安住於呼吸中，乃包括數息與隨息。止者，既止妄念，也止呼吸。四禪者，止出入息。

息有四相：風．喘．氣．息。風為出入有聲，喘者不均勻。氣乃還嫌粗躁，息則微細均平，若存若亡。

覺了沈與掉，正知不散亂。
「覺了沈與掉」：對於昏沈與掉舉，都能很快察覺到；並加以對治．降伏。

「正知不散亂」：正知者，唯安住於方法爾！

為斷而作行，切勿隨彼轉。滅時正直行，斷於功行失。
「為斷而作行」：為斷除昏沈與掉舉，而以「思」對治之。

思者，昏沈時，作光明想，作欣向想；使心舉之。掉舉時，作無常想．苦想；使心下之。

其實，若為脈塞而產生的昏沈，如何思以對治，都無效用。唯有「安忍」，以待脈通。

也許，密教的「寶瓶氣」，略有舒緩脈塞的功效。

「滅時正直行」：如已消除了昏沈與掉舉，心就正直行即可。

正直行者，繼續用方法爾！

「斷於功行失」：用方法，最初得「作意」去用方法；故也自覺得有方法可用。

其次，順於慣性，繼續用方法；所以不再「作意」去用方法，但還自覺得有方法可用。

最後，順於定力，繼續用方法；所以既不再「作意」去用方法，也不自覺得有方法可用。

這如牧牛，最初牛很蠻，得把繩子緊緊抓住；甚至用力拉扯，才能制止牛不吃草。

其次，牛漸調順，但還會順口吃點草；所以還得把繩子抓住，但已不必用力拉扯了。

最後，不只不必把繩子抓住；甚至牧童在不在牛邊看顧，都無所謂了！

這即是「八斷行」最後的「捨」也。

內住亦續住，安住復近住，調順及寂靜，次最極寂靜，專注於一趣，等持無作行：聖說止方便，不越九住心。

內住：開始用方法，將心內攝。只是內攝，還非內住。

續住：繼續用方法，將心內攝。方法用丟了，從一再數起。

安住：心能安於方法上；雖仍有妄念；但已不會將方法用丟。

近住：妄念既起，即能警覺。

調順：心對外境雖仍有覺知，但已能不隨境界而轉。故無貪．瞋也。

寂靜：粗妄念已全部絕止，唯有細妄念還偶而波動。

最極寂靜：細妄念也全部絕止，唯還自覺在用方法。三輪未空。

專注於一趣：進入一心中，即無能所之對立，亦無前後的邊際。

等持無作行：繼續於定境中。

若得輕安樂，是名止成就。
「若得輕安樂」：發定時，起初頂上有重觸現起，但非常舒適。接著引發身心輕安：由心輕安，起身輕安。這是極猛烈的，樂遍身體的每一部分，徹骨徹髓。當時內心大為震動，被形容為『身心踴躍』。等到衝動性過去，就有微妙的輕安樂，與身相應；內心依舊無功用，無分別的堅固安住所緣，這才名為得定。

從此出定以後，在行、住、坐、臥中，都有輕安及定的餘勢隨逐，好像常在定中一樣。《成佛之道》p.322

以上文句，依我看來，就是指「從頭脈通，進而遍及全身脈皆通也。」的意思。

然而脈，依中國所說，還有「精．氣．血」的不同。

故氣脈通者，為初禪；血脈通者，為二禪；精脈通者，為三禪。精脈者，內分泌之脈，包括生殖脈也。

是以精脈通者，即絕男女之欲也。

然而座上通，不等於下座亦能通也。

明顯無分別，及妙輕安樂，是道內外共，由觀成差別。
「明顯無分別，及妙輕安樂」：成就定的，能得由定所發的殊勝功德。通遍的定德，有三：一．明顯；二．無分別；三．微妙輕安樂。

明顯是：心極明淨，所緣於心中現，也極為明顯。如萬里無雲，空中的明月一樣。《成佛之道》p.322

其實，既不作意，也無能所；云何能明顯呢？

依余意：當是「安住」，而非「明顯」也。

無分別，雖安住於方法上，但不自覺在用方法也。

微妙輕安樂：脈初由塞而通，是會有微妙輕安樂。但如脈「暢通」後，即不再塞，故亦無微妙輕安樂矣！

「是道內外共」：以上所說，從守一．專注而得的定，還只是共外道的世間定爾！

說到這裡，實在有些氣餒！何以故？說來說去，竟只是共外道的世間定爾！

其實，前謂的「聖說是所緣」，即已非世間定矣！而於「聖說是所緣」時，我也已說：這是觀，而非止爾！

「由觀成差別」：三乘共法的觀，主要為「四念處」─即以觀「無常．苦．空．無我」的性，而得出離。

至於大乘不共法的觀，依「中道不二」的原則啟修，主要在觀「性相不二」也。

見性能出離，觀相能成事。如所謂「慧眼與法眼」，或「一切智與道種智」之別。

以「性相不二」故，能成就佛眼，與一切道種智。

或問：佛才得佛眼與一切道種智，菩薩不爾！

答云：佛得滿分，菩薩得少分．多分；否則菩薩云何成佛呢？

尤其，所謂「性相不二」者，更是指「心性與心相」的不二。

所以心能盡虛空．遍法界。於動靜．應化．相轉中，皆能安心而不亂也。

這或謂為「行住坐臥，都是禪」，或謂為「無住大涅槃」。

此在《楞嚴》稱為「楞嚴大定」，在《華嚴》稱為「海印三昧」，在「唯識學」裡稱為「大圓鏡智」，其實意思都差不多！

然待以下，才能詳述大乘的觀法：

